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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山西晉城還是有些陰冷，但是已經擋不住泥土中的綠意，小草和樹木開始發芽，不知道什麼時候天空下起了濛濛細雨，給這山西老城平添了幾分春意。



「咕嚕，咕嚕。」一個年邁的老者正努力的拉著一個木輪車，從城中走出，小雨把道路弄的十分泥濘，木輪走過，壓出深深的印記，老者走的十分吃力。



「快點，快點，媽的老不死的，馬上要關城門了，你怎麼還這麼慢。」一個偽軍高聲的喊著。



老者沒有理會他，只是木然的拉著木車，木車走出城門，城門光噹一聲被關上，老者繼續拉著木車向前走著，雨水落到他的臉上，身上，也落到後邊的木車上。



木車上蓋著一個破草蓆，只是在草蓆的末端露出八隻人腳，其中六隻較大，應該為男性，而其中有一對小腳卻是小腳玲瓏，隨著木車的顛簸，不停的晃動著，還有淡淡的血水順著小腳流到了地上。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老者拉著車路過一個叫老王村的地方，滿目狼藉，這村子早已經名存實亡，戰亂、飢餓、疾病等等，讓晉城周邊十室九空。



「咦？」老者看見不遠的小河邊上躺著一個男子，男子衣服破爛，面黃肌瘦，一看便是餓暈在此，老者去摸摸他的鼻息，發現還活著，便把男子弄上車，繼續向前走著。



又走了不久，在一個土山邊上老者停了下來，一群野狗圍了過來，老者上了車，把蓆子揭開，裡邊是四具屍體，其中一個是一個年輕女子，老者把三具男屍扔下車，然後拉著那個女子還有昏迷的男子進了自己的院子，野狗也瘋狂的搶食這三個屍體。



老者把昏迷的男子弄到了屋內，這是一個三間草房，草房內有灶台，火炕，男子被放在了火炕上，然後在灶台的鐵鍋上填了一鍋水，便開始燒起水來，一會水熱了，老者拿來一個大木盆，把屋外車上的女屍扛了進來，扔進木盆，然後倒進熱水。



女子齊耳短髮，一看年齡也就十七八歲，長得中等人，但是身材算是可以，胸口加上腹部有四個彈孔。



老者用熱水清洗這女子的身體，然後拿出一把尖刀，左手抓住女子的頭髮，右手的尖刀在女子的頸部慢慢的切開。



女子的沒有太多的鮮血，幾下，女子的人頭就被切了下來，脖子上沒了人頭，只有白色的氣管，灰白的骨頭，紅色骨髓，暗紅的肌肉，黃色的脂肪。



「碰！」人頭被扔到了一邊，就和扔垃圾一樣。



「霍霍，霍霍。」老者熟練的給女子開了膛，然後掏出內臟，扔到邊上的一個木桶之中。



做完這一切老者拉出女子屍體，放到一個大木頭墩子上。



「咚，咚」老者用個大斧子慢慢的開始肢解起木墩上的肉體，然後切下來的手腳大腿之類扔進鍋裡。



。。。



醒來。



。。



馬小剛感覺自己睡了好久，夢裡他吃著吃不完的肉，好香，好香，和李思雨一起吃的，李思雨還對著自己笑了，猛然打個雷，李思雨沒了，肉也沒了，馬小剛猛然醒來。



「這是哪裡。。。」馬小剛感覺頭痛欲裂，四肢無力，自己居然躺在一個火炕上，他想起來了，太原遊行結束，偽軍的部隊把自己和學校的同學衝散了，很多同學被抓，自己逃了三天三夜，最後餓暈在一個小河邊上，一定是好心人救了自己。



馬小剛扶著炕沿慢慢走出屋子，只是他走出屋子的時候被灶台前面的一切嚇呆了，一個女生的人頭放在一邊，淡淡的血絲從女生的鼻孔和口中流出。



女生眼中微微睜開，嘴巴微張，清秀而不算太美麗的臉頰滿是屈辱和痛苦，在人頭邊上，一個木頭墩子上，一個老者都在用一個大斧頭，劈這一塊大肉，只是這塊肉不是別的，正是一個年輕少女的軀幹！



趴在那裡，每剁下來一塊肉，都會被老者扔進鍋中，那豐滿的小屁股還在斧子的劈動下不停地抖動，馬小剛可以清楚的看到褐色的菊花，和粉紅色的小穴，而大鍋中，開水翻滾，一雙雪白的手掌和一對柔嫩的小腳已經在了裡邊。



「馬月姐姐！！」馬小剛自然認識這是自己一個學校的叔叔家的姐姐，和自己一樣是十七歲，但是生日比自己大了一些。



「碰！」馬小剛又暈了過去，老者看了一下，沒有理他，繼續剁著自己的肉，最後所有的肉都進口鍋裡，老者又把內臟裡的糞便洗了，都扔進了鍋裡，又小心翼翼的拿出幾顆鹽粒，扔進鍋裡，這幾顆鹽，卻是比這鍋肉值錢的多。



不久肉好了，滿屋肉香，老者撈出屬於女孩大腿根部的一塊，用刀子切了，放在馬小剛口邊，馬小剛本能的咀嚼起來，老者又餵了他些熱水，很快一大塊肉都被馬小剛吃了，老者也吃了些，把馬小剛弄到了火炕上。



第二天老者把女孩的肉涼到了外邊，並用樹枝慢慢熏干，馬小剛則是呆呆的躺在炕上，老者也會給他喂些肉，這肉自然也是他的姐姐馬月的。



三個月過去了，晉城偶爾關城門的時候又會有一個老者用木車把一具具屍體拉出來，然後拉到自己的住處喂野狗，偶爾會有年輕一些的女子，老者會把她肢解了慢慢做成燻肉。



只是老者身邊會有一個面黃肌瘦的男子幫忙，城內偽軍問起，老者就會說是自己的一個遠房侄子。



這人自然是馬小剛，馬小剛慢慢的認識了老者，老者叫吳牛大，就是一個給偽軍往城外拉屍體的老人。



偽軍一個月只給他一個大洋，老者說他家在河南，他要攢錢回家，老者吃的只有肉，如果沒有新鮮的女子，就吃燻肉。



馬小剛沒有選擇回太原，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學校被封了，學生和老師都被定性成了叛黨，很多都被槍斃了。



馬月就是第一批被槍斃的人，後來又有一些同學被殺，只是這些要麼成為老者的燻肉，要麼成為野狗的口糧。



老者說，人死了什麼都不知道了，何必埋了，還不如養了這些畜生和活著的人，餵狗，狗可以陪著活人，餵人人可以好好活著。



馬小剛也慢慢的接受了這個事實，每次有要犯被殺，都是他幫著老者把人拉出來。



只是這一次他被一個偽軍軍官攔住。



「站住，你叫什麼名字？」。



「吳濤。」馬小剛小聲的說道，



「好了，老頭你回去吧，這小子留下來，部隊少人。」軍官說道，然後沒等馬小剛反應過來，就把馬小剛留下，登記，成為了一名偽軍。



因為是吳老頭的親戚，一個月後，馬小剛被安排去了法場，馬小剛沒有什麼訓練，不過是幫著這些偽軍打打下手。



法場，殺人自然是常事，到法場一個月，已經殺了是十七，八個人，這些人，學生居多，開始馬小剛不適應，可慢慢的，死的人多了，也就適應了，最近外邊戰事吃緊，只有馬小剛和一個叫武隆的中年人，中年右腿有點瘸，所以留下。



而這一日，法場又要殺人，據說是五個女學生，法場槍斃女學生不少見，但是一下五個全是女的確實少見。



「嗚嗚，嗚嗚！」帶著聲聲嗚咽，五個女孩子被帶到了刑場，馬小剛一下愣住，因為這五個女孩他都認識，是他的校友。



其中一個更是他一直暗戀的女孩子李思雨，五個女孩面色蒼白，衣服破爛，送他們來的三個士兵有一個走的時候還捏了下李思雨的屁股。



「沒辦法，小妹妹，不是哥哥不保你，打仗了，哥哥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嘿嘿。」帶著淫笑，三人離開了。



「咦，這五個小娘們不錯，傻小子，這次便宜你了，你挑三個，我兩個就可以，我們幹完了再殺，看樣子這幾個小妞已經讓人家上了很多次了，不過沒關係洗洗一樣。」武隆說道，只是他想拉李思雨走，看到馬小剛只著眼睛看人家，最後拉走了另外的三個。



「你還是個處男吧，哈哈，行，這個給你，老子領走三個，嗯，這個不錯奶子不小，刀子給你，不聽話，不老實，直接殺了。」武隆扔下一把匕首，領走了三個到了隔壁屋內。



「馬小剛.。。。救我。。。嗚嗚，你，你讓我做什麼都可以。」李思雨這時候才發現了馬小剛，這個在學校的時候她最沒在意的一個瘦弱男子現在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馬小剛想說什麼，想把李思雨的綁繩解開，但是他還是沒有，他把李思雨和另外一個女子帶進了屋內，也許是在學校馬小剛太不起眼，另外一個女子根本不認識他。



「雖然刑場就我和武隆兩人，但是外邊卻是有重兵把守，你們進來兩個小時外邊必須的見到你們屍首，還要……還要給你們的屍首照相登記，你們，你們沒機會的。」馬小剛輕輕的說道，他解開了李思雨的綁繩，那繩子已經把李思雨纖細的手臂勒出了血印。



「還有我，馬哥哥，我叫薛靈。」另外一個女孩子說道，這個女孩子比李思雨長得略高一些，雖然沒沒李思雨好看不過身材確實不錯。



「我……」馬小剛剛剛想說什麼。



李思雨已經撲到她的近前，開始狂吻起來，香舌入口，馬小剛感覺到陣陣銷魂，女孩輕香的鼻息也慢慢進入馬小剛的鼻孔，而薛靈也開始脫馬小剛的衣服，她們知道，這是她們唯一的機會。



不久後，屋內便是三個赤條條的裸體，薛靈含著馬小剛的肉棒，柔軟的小舌輕輕的允吸，然後吐出，又含住兩個小球，這種銷魂的感受馬小剛哪裡感受過，上邊的李思雨更是激吻不斷。



「啪啪。啪啪。」肉棒插進薛靈的小穴，激烈的碰撞著，幾個回合後，又輪到李思雨，馬小剛撫摸著李思雨的小胸，感受著兩個女孩子的銷魂的服務，他真希望這一切不結束。



「啊！」馬小剛射了，也結束了他的處男生涯，李思雨和薛靈幾個月前也是處女，只是進了牢房，她們連妓女都不如。



「馬小剛，你說這是不是命。」李思雨忽然說道，從她的小穴中流出白色的液體，這已經不知道第多少個男子在她體內留下了這個。



「是命，逃不開的命。」馬小剛木然的說道。



父母把家裡僅有的幾畝地賣了，只是想讓他好好讀書，將來有出息，可是現在他卻在這個刑場給人打雜，更可悲的是自己的同學都成了叛黨一個個被槍斃，自己呢，也許有一天也會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



「你知道嗎，我父母是商人，如果他們知道我在這裡一定會救我，可惜，也許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小剛，你說，子彈打到很身上會痛嗎？」李思雨輕輕的說。



「不知道。」



「一般你們槍斃女孩子會打幾槍。」



「不一定，如果打在頭部，也許一槍 ，如果打身上也許三四槍，如果有人要折磨你，會打很多槍卻不打中要害。」馬小剛沒有撒謊，有時候士兵喜歡虐殺犯人，打十多槍人不死的也有。



「一會你來槍斃我好嗎？」李思雨說道。



「。。。。好。」馬小剛想說什麼沒有說，他想救李思雨，但是他知道那樣不但就不出李思雨，自己還會丟掉性命。



「謝謝。」



「不，不，我們剛才白白侍候你了，我不想死，李思雨你想死，你去死吧，我不想死。。。」薛靈忽然尖叫起來。



「噗。」一把尖刀扎進了薛靈的腹部，馬小剛不想死，所以他不想讓武隆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現在就想做這個刑場的傻小子，什麼大學，什麼留洋，能活著就是最好，刀子紮在了薛靈肚臍下邊一點點的地方，血嘩嘩的往外流著。



馬小剛摟住薛靈的細腰，薛靈痛得渾身發抖，只是刀子又深了一份，然後慢慢的轉動，轉動，攪動著裡邊的腸子發出咕咕，咕咕的呻吟，一會，肚臍下邊的傷口已經變得拳頭大小，甚至連一段腸子都漏了出來。



「啊，啊！！！」薛靈痛苦的慘叫，並用手抓著馬小剛的後背，讓馬小剛的後背出現一條條血痕。



「嘩」刀子向上切開了薛靈的肚臍，切開肚皮，一直切到了薛靈的心口，腸子帶著脂肪一下子湧了出來，掛在薛靈的兩腿之間，鮮血流了一地，馬小剛鬆了手。



「啊，啊。」薛靈想叫，但是巨大的痛苦已經讓她沒有力氣去叫了，她長著嘴，左手握著肚子，右手向抓住什麼卻抓不到，她慢慢的蹲下，倒下，蜷縮起來，就像一條狗，一條母狗。



薛靈痛苦的抽搐著，她想把腸子送回肚子裡，可是卻沒有力氣。



馬小剛上前抓住薛靈的頭髮，刀子扎進了薛靈的喉嚨，然後慢慢的切著，這些他沒有做過卻見過很多次。



他木然的做著這些，刀子切到了骨頭，喉管氣管已經切開，薛靈更是有出氣沒了進氣，嘶嘶，嘶嘶的聲音順著血沫從她的氣管中發出，她的脖子已經被切開了一般。



馬小剛又切開了她的後頸，然後左右轉了下她的人頭，嘎崩，人頭就下來了。



那沒人人頭的屍體還在血泊中動了幾下，只是最後還是不動了。



馬小剛看看李思雨，只要李思雨叫上一聲，他會馬上殺了她。



「我。。。我不會告訴別人我認識你的，你。。。你槍斃。。。我吧，我。。。不想如此。」李思雨是個聰明的女孩，她自然明白馬小剛為什麼會殺死薛靈。



五分鐘後。



「哈哈，你好了，傻小子，呦，居然殺了一個小妞，不錯，不錯，刀口不錯，這脖子切的也不錯。」武隆進來了，看看地上的屍體說道，並且摸摸薛靈的脖子。



「好啦，照個像，備個案。」武隆拿出一個相機，開始給薛靈照相，先是人頭，然後是身體，反面、正面、甚至小穴那都要照上一張，李思雨感到陣陣無奈，自己死了也會如此。



「嘿嘿，時間還早，我日下這個小妞，你也在找個。」武隆說著把李思雨按在地上，粗大的肉棒插了進去！



「啊，啊。」李思雨迎合著，她不想死，但是現在是不想死的太慘。



馬小剛心中一痛，但是沒辦法，他阻止不了，於是他把另外一個女生按到在地，開始姦淫起來，地上滿是薛靈的血液，不過這些誰都在意了，因為也許下一個躺在地上的也許就會是自己，包括武隆和馬小剛。



武隆和馬小剛又射了一次，他們把四個女生掉在了一個木架子上，這是這裡的規矩，因為這樣，即使死了也可以多打幾槍，武隆同意馬小剛來槍斃李思雨，馬小剛也同意李思雨不打她的臉。



「我家在廣東西灣鎮，如果你有機會看我同學一場的份上，把我的骨灰送回那裡。」這是李思雨最後的遺言。



二十米外，馬小剛槍口瞄準了李思雨，李思雨的眼睛被蒙了上，身體在不停的發抖，她很怕。



「碰！」一聲槍響，一團火舌從馬小剛的槍口噴出，李思雨感覺如同一個鐵錘敲擊在自己的心口，然後是無盡的劇痛。



「哇！」鮮血帶著污物從李思雨的口中吐出，子彈打進了她的胃裡，李思雨想叫，可是巨大的痛苦她根本叫不出來。



「好痛。」李思雨看不到，但是卻能感受到，子彈鑽進自己的身體。



「啊！」



「啊！」



「啊！」另外三個女生驚叫著，她們也想讓馬小剛蒙住自己的眼睛，可是馬小剛沒同意。



「碰！」又一槍，打在李思雨的腹部，李思雨感覺肚臍上邊一點好像被人撕開，她身子無力的蹲下，只是雙手還掉在上邊，她雙腿微曲，第三槍又響了。



子彈打飛了她右邊半個乳房，穿過肋骨進了她的胸腔。



「碰！」又一槍，子彈打在了她的大腿根部。



「碰！」這次是小腹。



「碰！」



「碰！」



一顆顆子彈或者留在李思雨的體內，或者穿透這柔若女子的軀幹帶著一片血霧在後邊牆上留下一個帶著鮮血的彈坑。



地上滿是鮮血，甚至還有點碎肉，李思雨機械性的抖動著身體，她能感受到子彈一顆顆的進入身體，開始很痛，慢慢的已經沒有痛苦，倒是如一個個調皮的小蟲子在自己的身上穿來穿去。



一共打了三十多槍，李思雨已經沒了意識，一顆子彈甚至打斷了她的右臂。



她被掛在那裡，身上滿是彈孔，已經沒了氣息。



「啊。」



「啊。」



「啊。」另外三個女生驚叫著，她們是怕了，等待死亡原來比死更可怕，武隆看著馬小剛殺的興起就沒動手。



馬小剛沒有上子彈，而是走了過去，拿著一把匕首，切去了李思雨的人頭，馬小剛看著架子上搬動這的無頭屍體。



沒說什麼，把她的人頭放到一邊，武隆開始照相，照完人頭，照身體，最後自然要把李思雨的大腿分開照她的下身，只是她的下身已經被兩個子彈打碎，血還不停的流著。



「這小子還真狠。」武隆笑道。



馬小剛走到一個的邊上，這女的早已經嚇得面無人色。



「別，別，別！」還沒等她說完，馬小剛拉住了她的頭髮，往後一扯，女孩纖細的脖子漏了出來。



「你叫什麼名字。」馬小剛說道。



「於晶，別…….」女孩想說什麼，可是刀子已經扎進了她的脖子，「噗」鮮血噴出老遠，噴了馬小剛一身，刀子一劃，脖子切開，於晶發出喝喝的聲音，因為氣管和食道已經斷了，又是一刀，直接切開了骨縫。



於晶的身體抽搐著，但是眼神已經渙散，舌頭外伸，最後江川把她脖子的最後鏈接也切掉了，把人頭扔到了一邊。



無頭的屍體雙手掛在那裡，還在抽搐，雙腳還在蹬著，鮮血還從她脖子的斷口不斷噴出，切下人頭，這是上峰的名錄，切下人頭照相，上峰是怕他們放人。



「你叫什麼名字。」馬小剛抓住了另外一個女孩的頭髮，這個女孩子圓圓的小臉，應該是這五個裡邊年齡最小的。



「關夕月，哥哥，輕些好嗎？」關夕月說道。



「撕！」刀子切開了她的脖子，她沒有掙扎，只是嘴巴微張，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看著馬小剛。



刀口好的，血順著她的脖子流出來，馬小剛連切兩刀，切斷了她頸骨的骨縫，最後又一刀，關夕月的人頭掉了下來，只是她還是睜著眼睛，還帶著絲絲微笑。



「你叫什麼名字。」



「嗚嗚，嗚嗚！」女孩不停的哭著，馬小剛笑了一下，刀子切了下去，慢慢的切開，女孩眼中滿是恐懼。



她不想死，她還想留洋，可是她慢慢的感到窒息，陣陣涼風進入身體，慢慢的身子一輕，她看見了木架子上四具無頭屍體，一個身體還在不停的抽搐著，她認識那是自己的身體，鮮血還從腔子了不停的往外噴著。



四顆血淋漓的人頭被放在了一起，鮮血把她們的頭髮都弄成一柳一柳的，李思雨表情痛苦，於晶眼中的不甘，關喜月卻是帶著微笑，最後一個是一種迷茫。



四具屍體已經不動了，衣服早已經被除去，李思雨滿身彈孔，但是卻有種獨特的美麗，武隆給掛在上邊的四個屍體都照了相，然後也都照了下身，最後讓馬小剛都摘了下來。



屋內的薛靈也被拉了出來，腸子托出了老長。



天快黑的時候，又下去了雨，雨水讓刑場的血腥氣更濃了，吳牛大又來拉屍體，馬小剛幫著他把五具屍體裝上車，然後和上邊請了假，和吳牛大回了家。



另外四具被馬小剛餵了野狗，只有李思雨的被抬進了屋子，李思雨靜靜的躺在地上，皮膚變成了灰白色，馬小剛把她的人頭和斷臂擺好，然後脫去衣服把肉棒插進了李思雨已經破爛的小穴。



「啪啪。。啪啪。」吳牛大沒有管這些 在炕上睡覺，在他眼裡，這不過是堆連錢都不能賣的食物。



射了以後，馬小剛 用小刀切開 李思雨的彈孔，在裡邊挖出沒有穿過身體的子彈，一共21顆。



李思雨的血已經不對了，馬小剛慢慢的切開 破爛不堪的肚皮，一陣惡臭撲面而來，因為她的內臟大部分已經被打碎，馬小剛把這些收緊一個木桶。



然後清洗李思雨的軀幹，又慢慢的剁成塊，讓進已經燒開水的大鐵鍋，放進些大粒鹽。



不久屋子裡傳出陣陣肉香。



三天後，馬小剛把李思雨的骨頭燒了，骨灰包了一個小包。



三年後，馬小剛成為一個偽軍軍官，因為他為人凶殘，所以在不少共軍和愛國人士口中得到了機密情報，不過讓人不解的是，又過一年他卻神奇失蹤。



別人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廣東西灣鎮的一個墳墓前邊停留了半小時，之後永無音信，有人說他做了職業殺手，有人說他參加了共軍，有人說他當了漢奸，但是一切都是傳說。



（本故事純屬虛構，故事情節有段灰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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